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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連去變調的成因及其與詞重音的關係

東孝拓 [Takahiro Higashi]、王韞佳 [Yunjia Wang]
北京大學 /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話去聲連讀存在前去變成升調的社會變體，對於這種變體的成因，學

界的看法不盡相同。本文用個案語音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對北京話連去變調

與詞重音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研究。首先通過聲學測量和兩個聽辨實驗確

定了變調樣本的重音格式，發現前去能夠變為升調的兩字組基本上都是聽

感上的後重型。然後通過與若干輕音詞表的對比確認發生前去變調的雙音

節詞在北京口語中不存在前重式。文章分析了北京話中兩種去聲變調格

式——前去變為升調和後去變為低降調——的形成原因以及詞重音對變調

格式的作用。作者認為，連去組合中的兩種變調格式實質上都是在重音保

留本調原則、重讀音節同化非重讀音節原則和減少曲折原則的基礎上，相

鄰音節音高同化作用的結果，同時，去聲連讀中的順向同化和逆向同化作

用間接也說明了北京話的雙音節詞存在前重和後重兩種重音模式。

關鍵詞: 北京話, 詞重音, 去聲, 連讀變調

1.	 引言

本文關注的是作為普通話音系基礎的北京話中存在的與詞彙重音相關的一
種變調現象。林燾 (1985) 1 報告了北京話中存在的一種去聲連讀變調的現
象：兩個連續的去聲音節，第一個音節唸成陽平，第二個音節聲調不變（
下文中叫做「連去變調」），例如「礙事、弟妹、現在」 中的去聲前字都
變成了升調。林燾 (1985) 的語料來自北京城區和近郊農村不同年齡段 「
世居北京的地道北京人」。根據林文，北京話的這種變調的特徵是：一、
不是所有的連去兩字組都發生變調，並且發生過變調的兩字組也不總是變
調；二、跟說話風格有關，認真唸詞的時候不變調，隨便談話的時候容易
變調；三、變調和說話人有關，年紀較大的和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更多地使
用變調，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變調。北京話中連去變調的這些特徵是在

1.  林燾已在 1984 年的會議上發表了該文主要結果（1987 年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了會議論文集）。由於該文沒有列舉全部的變調語料，因此下面只引用林燾於 
1985 年發表在《中國語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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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變調中所沒有的，因此應該看成一種社會變體，同時也是一種自由變
體。孫德金 (1989, 1992, 2005) 2 在北京火器營地區滿族老人的北京話中，
也觀察到了連去字組中前去變調的現象。從變調比率看，前字唸降調的情
況在火器營的滿族老人中不佔優勢。他還觀察到說話風格、性別等因素都
跟變調的出現有關係，這些結果跟林文的描述大體一致。連去變調當然也
會出現在三音節或者四音節語音詞的某個構詞成分中，例如以下這些以粗
黑體字呈現的音節：舊社會、小賣部、新戰線（這些詞為吳宗濟 (1985) 提
供的例子），根深蒂固、忙忙碌碌、騎馬射箭（這些詞為孫德金的例子）
。這些出現在三音節和四音節語音詞中的變調其實跟兩音節詞的變調是一
回事。值得注意的是，三音節詞中兩個沒有直接句法關係的去聲音節相連
時，也會發生前去變調，例如：「合作社、天下事、自動化」（吳文例
子）和「介紹信、上下句、萬壽寺」（孫文例子），這些三音節詞從節奏
上來說是一個單元，按照 Shih (1986: 102–114) 的看法， 2 音節和 3 音節的
節奏單元在變調中都可以被組織為一個音步，因此可以說連去變調在音步
之內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兩個降調相連，前面的降調變為升調的情況在其他漢語方言中也
屢有發現，茲舉若干例子如下：河北邯鄲話陽平連讀前字變升調， 
[42]+[42]→[13]+[42]（陳章太、李行健 1996: 163–165）；山西萬榮話陰
平連讀前字變升調，[51]+[51]→[24]+[51]（吳建生、趙宏因 1997: 5–7）
；山西左權話陰平連讀前字變升調，[53]+[53]→[35]+[31]（侯精一、溫
端政 1993: 429–431）；江蘇鎮江話所有降調組合中前字都變升調，例如
兩個陰平相連前字變為升調：[42]+[42]→[35]+[42]、[42]+[31]→[35]+[31]
、[31]+[31]→[35]+[31]、[31]+[42]→[35]+[42]（張洪年 1985）。

對於這種降調相連前降變升的現象，一些漢語語言學研究者認為是異
化作用的結果（張洪年 1985；孫景濤 2002；王洪君 2008: 243–245）。劉
俐李 (2005) 提出漢語方言的單字調系統和連續調系統在聲調配置上的「降
勢音高」和「對偶調節」制約機制，她認為北京話連去變調正是由於北京
人無意間運用了對偶調節機制，使前去變成升調，從而與後字降調形成音
高上的對偶。李小凡 (2004) 則對這種變調現象給出了更直接的原因：「兩
個降調連續，連調式往往形成雙曲，相對而言更需要簡化。此類字組連讀
時通常至少有一個字要變調。變調方式一是改變調型，變成平調、升調或
平升調，從而避免雙曲或降低曲折度；二是減少降幅。」不過，早在上個
世紀 70 年代， Hyman (1978) 就針對曲折調的連讀變調提出了音高曲折最
小化原則（Principle of Ups and Downs，下文簡稱為 PUD），即，在給定
時間內音高向上和向下變化的次數要儘量減少。李小凡所說的漢語方言中
的簡化音高曲拱現象恰好證明了 PUD 的普適性。Hyman 認為普通話的連

2.  孫德金 1992 年和 2005 年的文章與 1989 年內容基本一致，以下只引用時間最早的 
1989 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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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變調也是 PUD 原則的體現，我們認為北京話的連去變調也可以看作是 
PUD 作用的結果。

也有學者認為北京話的連去變調與去聲的歷史音變有關。林燾 (1985, 
1991) 認為變調中出現的升調是北京話去聲的早期調型，現在的去聲調型
屬於從升調變到降調的過程接近完成的階段。董建交 (2010) 發現中原官話
和冀魯官話中去聲（低降調）連讀時前字唸成陰平（升調）的方言較多，
他認為這種低降調相連前字變升調的變調和北京話的連去變調同屬一種，
據此他推斷北京話的去聲在歷史上可能是低降調，當時的連去變調是強制
性的變調，而當去聲演變為高降調之後，連去變調就變成了非強制性的變
調。

孫德金 (1989) 的看法與上述學者有較大差距，他認為北京話的連去變
調和重音有關係，後字重讀時前字發生變調，三音節和四音節字組中倒數
第二個音節發生變調，都是因為這個音節是語詞中最輕的，最後一個音節
則是最重的。孫還發現是否變調與構詞有關，動賓式和偏正式中發生變調
的多，相比之下聯合式的變調比率較低，這是因為動賓式和偏正式雙音節
字組大部分都是重音在後。

在北京話連去變調的問題，至少還有三個層面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討
論。首先，發生連去變調的詞，它們的重音格式是否穩定？這個問題其實
與北京話是否存在前重式和後重式區別的問題有密切聯繫。孫德金發現了
重音與連去變調的關係，但他沒有通過實證手段對詞重音進行論證，也沒
有討論這些詞是否也可以唸成前重式。其次，如果連去變調的動因是異化
作用，那麼異化作用又是什麼原因觸發的？為什麼僅僅在後重式中才會發
生這種異化作用？第三，北京話裡還存在另一種去聲相連導致的聲調變化
形式，即兩個去聲相連，後去變成一個近似輕聲讀音的低降調，例如「月
季」、「目的」的第二個音節。這種變化以第二個音節的輕化為必要條
件，或者說與詞彙重音在第一個音節相關。需要追問的是，這種變化是否
與前去變成升調一樣，都是詞彙重音作用的結果？

本文擬對以上三個問題進行研究。我們將通過語料分析來回答第一個
問題，然後對第二和第三個問題進行理論層面的討論。

2.	 變調樣本的獲取

2.1	 原始語料

林燾 (1985) 的調查列出了發生過連去變調的和沒發生過連去變調的兩字
組，它們的數量分別是 43 和 95 個。孫德金 (1989) 只提供了發生變調的比
率，沒有給出具體的變調詞，因此我們無法驗證孫所認為發生了的變調
的詞是否只有後重式的讀法。要獲得更多的資料，採用林和孫的方法可能
存在一些困難——如他們兩位所指出的那樣，發音人在回答調查者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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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使用符合普通話讀音規範的不變調格式，換言之，連去變調多出現
在不經意的日常交際中。為了能夠採集到足夠多的距離自然口語較近的樣
本並驗證這些詞的變調是否與重音格式有關，本研究改變了資料獲取的方
法。我們在一部反映普通北京家庭生活的電視劇《我愛我家》中觀察到，
電視劇女主角和平的臺詞中頻繁出現連去變調現象，發生變調的兩字組的
數量是林文語料的兩倍多。我們又請一位土生土長的北京老人驗證這些發
生變調的兩字組的發音是否符合北京人的語感（參見 2.4 節）。通過老北
京人驗證的兩字組作為聽辨材料，請具有專業語言學知識或參與過語音聽
辨實驗的聽音人判斷這些變調兩字組的重音格式（參見 3.1 節）。

連去兩字組語音樣本來自中國大陸著名情景喜劇《我愛我家》中女主
角和平的臺詞。這部電視劇攝製於 1992–1994 年，講述了一個北京中產階
級家庭的日常生活。該劇一共播出 120 集，每集臺詞部分約 25 分鐘。女主
角和平是一位出生於北京曲藝家庭的中年婦女，在劇中的臺詞約有 78,000 
個字。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演員宋丹丹在劇中飾演和平，該劇拍攝時
宋丹丹33 歲左右。宋丹丹的父母分別出生在山東省和河南省，但宋本人在
北京土生土長（小時候住在東城區南河沿大街），成長過程中和老北京人
接觸很多（宋丹丹 2007: 7, 126–127, 130–133, 138–139, 206–207），她的發
音可以算得上是地道的北京城區口音。之所以選擇宋丹丹所飾演的和平的
臺詞作為本文研究的樣本，是因為我們認為來自個案的語料也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北京話連去變調的分佈規律，而且宋丹丹本人不是語言學工作
者，她在塑造人物時所出現的連去變調的發音是不經意間的自然表現。

從《我愛我家》的 DVD 3 中採集聲音文件。所有光碟的聲音部分均為 
MP3 格式：比特率 224 kbps、雙聲道、取樣速率 48 kHz。以句子為單位從
光碟中剪切出宋丹丹的聲音資料後，將所有聲音文件轉換為 WAV 格式。
從電視劇中一共得到 4,553 個去聲相連樣本。這些樣本需要經過以下幾個
過程的篩選方能成為本文研究所需要的數據。

2.2	 語料篩選

以下步驟都使用同樣的電腦和耳機（Sennheiser HD 380 pro，頭戴、封閉
式），除了焦點判斷時使用了便於操作的 SMPlayer 0.8.1，其他聽辨步驟均
使用 Praat 5.3.35 (Boersma & Weenink 2012) 播放語音。以下聽辨材料都以
句子為單位，聽辨都在安靜的房間進行。

2.2.1	 清晰度和音步篩選
要辨認去聲是否發生變調，樣本必須足夠清晰，因此本研究只選取處於焦
點位置上的連去字組。我們請一位女性聽音人 (FP1, FP: Female Participant) 

3.  遼寧文化藝術音像出版社，ISRC: CN-D05-99-310-00/V.J9。該版本是實驗時市場上流
通的品質最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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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焦點判斷。 FP1 是北京本地人，語言學本科畢業，實驗進行時為語
言學碩士在讀，年齡 23 歲。通過她的聽辨，共得到 1,827 個處於焦點域中
的連去字組。在這些字組中，有些樣本的兩個去聲之間存在音步邊界，例
如「你就給唱段京韻大鼓」，本文暫時不研究這種跨越音步的樣本。因此
又請了一位女性聽音人 FP2 進行音步判斷。FP2 是長春人，中文系本科畢
業，作為聽音人參與過幾次語音實驗，實驗時年齡 26 歲。經過篩選後得
到 1,334 個處於焦點位置的連去兩字組音步。

2.2.2	 變調樣本的確定
林燾 (1985) 和孫德金 (1989) 對各自語料的變調判斷結果有所不同。林文的
聽辨結果中連去兩字組的前字只有升調和降調兩種情況；林文還對部分樣
本進行了聲學測量，發現連去兩字組的前字在聽辨上是升調時，基頻一律
是 「升」的形式，但聽感上是降調時，在基頻上有「降」和「平」兩種形
式。孫只對樣本進行了聽辨，結果是前字有升調、平調和降調三種情況，
他把唸成平調和升調的都看成變調。孫沒有對樣本進行聲學測量，因此所
謂「變調」僅僅是聽感上的「變」還是音高曲線的「變」不得而知。

對於去聲變調中前字變調後得到的升調，林燾 (1985)，吳宗濟 (1985)
，林燾、王理嘉 (1992: 162)，林燾、週一民、蔡文蘭 (1998: 60–61) 都認為
是與陽平一致的，但都沒有請作者以外的人來做聽辨實驗；孫德金 (1989) 
未對他的聽辨方法進行具體說明。為了避免研究者本人聽辨樣本所帶來的
主觀性，我們請兩位女性聽音人（ FP3 和 FP4）來判斷通過前面的篩選得
到的連去樣本中前字的調型。 FP3 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實驗時年齡 24 
歲。 FP4 出生於江西省南昌市，實驗時年齡 23 歲。雖然她們均出生在中
國南方，但在京居住時間均超過五年半，普通話聽說都很熟練。進行實驗
的時候她們均為語言學碩士在讀，她們的專業是漢語方言學，有足夠的判
斷漢語方言聲調調型的經驗。兩位聽音人都判斷為升調／降升調或者一人
判斷為升調、一人判斷為降升調的樣本才作為變調樣本進行分析。變調
樣本的統計數據如表 1所示。語音樣本數多於詞項數，是因為有些詞在臺
詞中不止一次地出現變調形式，比如「現在」這個詞的變調語音樣本有 
10 個。變調詞項的明細見附錄。

表 1.  變調樣本的統計

語音樣本數 涵蓋詞項數 聽感中與陽平一致的語音樣本數

233 154 140

2.3	 聲學分析

為進一步確認變調的可靠性，使用 Praat 觀察變調音節的音高曲線。由於
所有語音樣本都是從電視劇中切分出來的，因此多數樣本存在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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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雜音，其中有 6 個樣本由於背景雜音過大而無法測出基頻值，其餘 
227 個樣本都可以測出。 圖 1是 4 個樣本（「大會、過去、配料、去世」
）的音高曲線，每個音節等距離提取了 10 個基頻值。其中，「配料」後
字的濁聲母段不在聲調音高的測量範圍內。從圖上可以看出，首音節（橫
軸 1 到 10 的範圍）的音高曲線呈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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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會、過去、配料、去世」的音高曲線

為了客觀判斷變調音節是否為上升調型，我們從這 227 個變調音節的原基
頻數據中提取了 F0 最高值和最低值，測量時先提取 F0 最低值，在時間軸
上設定從最低值向右提取 F0 最高值，最後計算 227 個音節的 F0 最高值和
最低值的差值。差值在 10Hz-20Hz 之間的有 11 個，其餘樣本的音高差值
均大於 20Hz 。音高差值的均值為 90.13Hz，標準差為 59. 23 Hz 。可以看出
變調樣本的升幅均值較大，這是由於這些樣本都處於焦點位置造成的；標
準差較大是由於在樣本所處的語境（包括攜帶的情感、強調的程度）不同
造成的。由聲學測量結果可知，這些聽感上是升調的樣本，其音高曲線也
表現為上升調型。

2.4	 發音的認同

宋丹丹在 《我愛我家》中的連去兩字組發音頗具特色，有別於劇中其他生
長於北京的演員，為了排除她發音時可能出現的變調「過度泛化」(over-
generalization) (Ellis 1997: 18–19)，還需要核實她的變調發音是否符合北京
人的語感。判斷宋丹丹發音地道性的聽音人是一位男性北京市民 (MP1, 
MP: Male Participant)，實驗時 57 歲，從曾祖一代始，他的家庭始終居住在
北京的市中心（西城區北京大學醫院和西什庫教堂一帶），他在生活中很
少接觸外地人，也未上過大學。八十年代中期某些研究機構請他作為發音
人錄製過一些北京話的語音語料，我們認為他是判斷宋丹丹的北京口音是
否地道的合適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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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1 的任務是通過聽錄音，判斷宋丹丹的連去變調的發音是否地道。
若語料中存在同一個字組的若干變調樣本，我們選擇其中語音最清晰的樣
本作為代表來讓 MP1 聽辨。當 MP1 對某個兩字組做出判斷後，那麼這個
兩字組的其他語料也做相同處理（被保留或者剔除）。

被 MP1 認可的兩字組應該滿足兩個條件：一、該兩字組是可以變調
的；二、宋丹丹模仿變調的發音情況也是準確的。而被 MP1 判斷為不地道
的兩字組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不可以變調的，另一種是該兩字組可以變
調，但宋丹丹的模仿不夠準確，讓 MP1 聽起來覺得不自然的。被 MP1 否
定的兩字組到底是由於哪種原因，我們無法確定，因此對這些被否定的兩
字組我們不去進行分析。最終得到 MP1 的認可的語音樣本有 192 個，涵蓋
了 116 個字組（附錄表格中用灰色字體表示）。

2.5	 與前人結果的對比

由於孫德金 (1989) 沒有窮盡地列出他所觀察到的變調字組，因此這裡只能
把本文的結果與林文的變調語料進行對比。一共有 8 個詞（附錄表格中帶
直線下劃線的兩字組）既出現在宋丹丹的變調語料也出現在林文的變調語
料中，其中除了「畢業」以外，其他 7 個詞都得到了 MP1 的驗證認可，這
也說明 MP1 的判斷是可靠的。在林文的語料中發生變調但在宋丹丹的發音
中出現而未變調的詞項有 4 個，分別是「弄壞、社會、種地、最近」，它
們在宋丹丹的語料中分別出現 1 次、2 次、1 次和 3 次。這 4 個兩字組出現
的次數不多，因此並不能證明它們不會變調。林燾曾經強調，採集連去變
調樣本有時候會遇到麻煩，例如「再見」一詞，正式調查時被訪者並不變
調，但調查結束互相道別時，被訪者自然地說出的「再見」卻是變調的。
因此，這些詞如果在宋丹丹的臺詞中出現次數很少，並不能證明其不會變
調。在宋丹丹的發音中變調而在林文語料中未變調的詞項有 10 個（附錄
表格中帶波浪下劃線的兩字組，不包括 MP1 排除的 2 個語料）：「案件、
半夜、第二、壞事、配料、去世、睡覺、宿舍、再見、這樣」。在林文語
料裡，除了「去世」和「睡覺」出現 3 次和「再見」出現 2 次以外，其他 
7 個只出現過 1 次。由於這些詞多數在林的調查中出現次數很少，因此也
不能證明它們不會變調。此外如前所述，在不經意的對話中「再見」其實
是可以變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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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調語料的重音模式

3.1	 重音的聽辨

經過篩選得到的連去變調兩字組的重音模式將由聽音人進行判斷。這裡要
聽辨的語料包括 2.4 節裡得到的經過 MP1 認可的 116 個詞項的變調發音樣
本（192 個）和未變調發音樣本（191 個）。

三名女性聽音人（ FP1 、FP5 和 FP6）參與這部分實驗，她們都是北
京本地人。 FP1 也參與了上面的焦點判斷聽辨實驗。實驗時 FP5 年齡 22 
歲，中文系本科在讀， FP6 年齡 23 歲，法學碩士在讀，有過幾次作為被
試參與語音實驗的經歷。

聽音人的任務是對所聽字組進行某個音節（前或後）重或者兩個音節
等重的選擇判斷。關於「等重」這一類，王志潔、馮勝利 (2006) 認為，在
等重（文章中稱為「不分」或「重重」）和後重之間，北京人對很多詞的
判斷不穩定，但如果後重和等重的詞唸成前重的話，會被多數人否定。因
此，我們把聽音人判斷為等重的結果也都記作後重。我們把至少兩人聽為
後重或等重的樣本看成後重樣本。

重音判斷的結果是，變調兩字組樣本的後重比例是 100%，未變調
的樣本的後重比例是 61.8%。在 3.2 裡會對這些數據進行詳細分析。這
裡需要提出來討論的是，變調樣本 100% 是後重這個結果支持了孫德金 
(1989) 對變調與詞重音關係的看法。未變調樣本的後重率不太高，似乎
說明這些詞並沒有穩定的重音模式，它們既可以唸成前重，也可以唸
成後重，而只有在唸成後重時才有可能發生前字變調，我們將在 3.2.1 
中對這個問題進行專門討論。

3.2	 兩字組後重模式的進一步確認

本節將對 116 個詞項中被聽成前重的樣本進行分析，並通過與北京話輕聲
詞表的對比來驗證這些詞的前重格式是否可靠。

3.2.1	 對前重樣本的分析
在未變調且被聽為前重的 73 個樣本中，有 36 個樣本是「這樣」這個詞，
而在 116 個詞項的所有樣本中，「這樣」出現了49 次，後重樣本 13 個（
其中的 6 個發生了變調）。「這樣」這個詞在下文 3.2.2 小節中提到的四
種輕聲詞表（輕聲詞表的具體情況在 3.2.2 小節介紹）中都沒有出現。根
據前人的研究，「這樣」的輕重格式與其語用和語義相關。童盛強 (2002) 
認為，「這樣」作為列舉助詞時，後音節應該輕讀，比如「……人們去太
原、天津這樣的地方都改乘汽車。」；朱青 (2009) 認為，「那就這樣吧」
或「就這樣吧」出現在句末或單獨成句，而且具有話語完結標記功能時，
其中的「這樣」不能輕讀，比如：「我也沒辦法，就這樣吧」；下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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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時，例如「這樣吧」中的「這樣」要唸前重。我們認為，如果在句子中
「這樣」的「這」 出現對比焦點，顯然也要唸成前重。這裡列舉幾個宋
丹丹語料中「這樣」的前重樣本：「這樣兒呢那個女人再來信我就會非常
自豪地跟她說」、「這事要不然這樣兒得了，我們替您轉告得了」、「（
警察讓和平介紹一下昨天晚上的情況）情況是這樣的」。在這幾個例子當
中，句子的焦點都落在「這」上，因此「這樣」唸成前重是自然的。

除「這樣」以外，前重樣本出現較多的是「樂意、那樣、現在、這
事」，加上「這樣」，這 5 個詞項的前重樣本占整體前重式的 83.6% (= 61 
/ 73)。與「這樣」的情況相似，「樂意、那樣、現在、這事」的輕重格式
可能也與語義和語用相關。「那樣」的輕重變化基本上可以從「這樣」類
推。「這事」其實是個偏正式詞組，當焦點位於定語成分上時，唸為前重
是很自然的。「樂意」和「現在」的重音格式可能受到了韻律因素的影
響。王韞佳等 (2003) 的研究表明，雙音節韻律詞在聽感中的輕重格式與韻
律邊界相關，當一個韻律詞與其後的語言單位結合較為緊密時，大部分的
韻律詞在聽感上都是前重的，因此，在本文的語料中，一些原本後重的詞
也許會因為韻律因素而在聽感上給人前重的感覺。此外，本文所有聽辨材
料都是以句子形式呈現，即使聽音人大部分具有語言學專業知識，但語流
中的聽辨仍有難度，有些詞偶爾出現的前重也可能是聽辨誤差造成的。

綜上所述，可變可不變調的詞在不變調時被聽成前重，並不意味著這
些詞一定具有前重的重音格式。這裡既有重音格式區分詞義的問題，也有
韻律邊界造成詞重音向前轉移的問題。

3.2.2	 與北京話輕聲詞表的對比
在界定宋丹丹的變調樣本是否有前重式的時候，需要找到能夠反映北京口
語中實際存在的前重式雙音節詞的詞表。我們選擇了四種記載北京話口語
輕音詞（原作者一律稱為輕聲詞）的詞表，詳細情況如 表 2所示。

表 2.  四種輕聲詞表的詳細資訊

詞表名稱 編者 年代 詞條數 其他情況

北京話輕聲詞彙 張洵如 1957 >4,000 包括必讀輕聲詞
和可讀輕聲詞

普通話輕聲詞彙編 徐世榮 1963 >1,000 不包括應讀「次
輕音」、重疊式
和「子尾」詞

– 魯允中 2001 1,713 341 個在詞典中
未標記為輕聲

– 勁松 2001 295（僅限去去相連） 1998 年版《現代
漢語詞典》標注
為非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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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倪寄予 (1957) 和魯允中 (2001: 34–35) 的分析，張洵如表（張表）包括必
讀輕聲詞和可讀輕聲詞，巴維爾 (1987) 則認為該詞表包括了「重中」和「
重輕」兩類詞。徐世榮表（徐表）是徐世榮專門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普
通話語音研究班編寫的輔導教材（魯允中 2001: 35），徐是祖居北京的北
京話母語者（徐世榮 1990: 3）。魯允中表（魯表）以商務印書館 1973 年
版《現代漢語詞典》的詞條為調查範圍，其中有些詞未被詞典標為輕聲，
他所標注的輕聲詞得到了其他兩位北京人的確認；但在他的詞表中，凡有
一定規律可循，可以類推的詞語，比如「他們、桌子、石頭、看看」等，
除了少量的作為例詞，一般不收（魯允中 2001: 2, 40）。勁松表（勁表，
勁松 2002: 140–143）以 1998 年版《現代漢語詞典》為調查範圍，只收入了
去聲相連的兩音節詞，此表經過了 10 位北京人的確認（其中 59 個是只有
部分人同意讀輕聲，其餘的是 10 位北京人都習慣輕讀或輕重兩可的）。

這四個詞表彼此之間並不完全重合，例如，張表中「霸佔、介紹、政
令」，徐表中的「傅會、腹部、信件」，魯表中的「櫃上、悟性、願意」
，勁表中的「面相、視力、證件」等在其他三個詞表都未出現。我們認
為，這些「輕聲詞表」在很大程度上覆蓋了北京口語中習慣上被唸成前重
的雙音節詞。這裡的「習慣上被唸成前重」的意思是，這些詞被唸成後重
可能會給人以有外地口音或者聯想起另一個與它讀音相近但習慣上唸成後
重的詞，例如，「目的」在正常的北京口語中是前重的，如果把「目的」
唸成後重，就容易讓人聯想起後重式的「墓地」。在本研究中，只要某個
詞存在於以上四個詞表中任意一個，我們就認為它是前重式，我們的假設
是宋丹丹臺詞中的變調兩字組在以上四個輕聲詞表中都不存在。

宋丹丹的 116 個變調兩字組均未出現在徐表和魯表中，但有 4 個兩字
組出現在張表中，分別是「案件、後代、聚會、世界」， 3 個兩字組出現
在勁表中，分別是「暴露、建議、樂意」。下面對這 7 個詞的情況逐一進
行分析。

「案件」一詞雖然在《國語辭典》 4 和《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
中都只有一個義項，分別為「［法］謂關於訴訟之事件」和「有關訴訟和
違法的事件」，並且和平使用的意思也是如此（192 個變調樣本中只有 1 
個「案件」，即「我建議，八一八案件，打今兒起由我專門負責」）。但
《國語辭典》和《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都沒有標注「案件」一詞可
以輕讀。一般文言詞、新名詞、科學術語都不輕讀 (Chao 1968: 38)，因此
張的詞表中的「案件」很有可能指的是其他意思。網路詞典《漢典》 5 中
「案件」有兩個義項，即「有關訴訟和違法的時間」和「泛指事件」，在
「泛指事件」這一義項上以魯迅作品中的一句話為例句：「但是，待到做
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准

4.  本文參考的是 2011 年出版的《國語辭典（影印版）》，是 1957 年第一版的原文影
印版。

5.  《漢典》官方網站：http://www.zdic.net，搜索時間 2014 年 10 月 2 日。

http://www.zdi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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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月談〉後記》）（魯迅 2005: 403）。張表中可輕讀的「案件」可能指的
是這個意思。也就是說張表的「可輕讀」不一定意味著一般意義上的「案
件」是可輕讀的。

「後代」在張表中沒有標注具體義項，但在同時代的《國語辭典》中
「後代」被釋義為「猶後世」，讀音為「可輕讀」。而「後世」卻有兩個
義項，分別是「稱將來之世代」和「猶後裔」。《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中「後代」也有兩個義項，分別是「某一時代以後的時代」和「後代
的人」，這兩個義項跟《國語辭典》的「後世」的兩個義項對應。和平用
的「後代」只有「後代的人」的意思（變調樣本中共有 5 個「後代」，都
是這個詞義，如「這是為了革命後代」）。很有可能「後代」一詞只在指
「某一個時代以後的時代」時輕讀，因此「後代」在早期輕聲詞表中的可
輕讀未必是「變調必後重」的反例。

「聚會」在張表中沒有標注具體義項，但《國語辭典》認為「聚會」
的名詞義唸重輕式，動詞義唸非重輕式，和平所說的「聚會」是動詞意義
（變調樣本中只有 1 個「聚會」，即「今兒是幾個老朋友老同學在一塊兒
聚會」），因此這個詞被和平唸成變調式也並不能構成對我們假設的反
對。

「世界」在張表中專門標注為「遍地的意思」，該詞在和平臺詞中的
意思是「地球上所有的地方」（變調樣本中共有 4 個「世界」，都是同樣
的意思，例如：「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全在我一人身上體現了」）
，因此這個詞的變調同樣不能構成對我們假設的反對。

「暴露」在《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中只有一個意思：「（隱蔽
的事物、矛盾、問題等）顯露出來」。該詞的變調樣本只有 1 個：「事情
肯定已經暴露了」。「建議」在《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中有兩個義
項，動詞義和名詞義。該詞的變調樣本是動詞義（192 個變調樣本中只有 
1 個「建議」，即「我建議，八一八案件，打今兒起由我專門負責」）。
「樂意」在《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中有兩個義項，動詞義和形容詞
義。該詞的變調樣本都是動詞義（192 個變調樣本中只有 2 個「樂意」，
都是動詞義，如「吃多大苦，受多大累，倒貼錢都樂意」）。另外，與「
建議」、「暴露」不同的是，在勁松的調查中， 10 個北京人中有 4 人不認
同「樂意」可輕讀。詞義和詞性與詞彙重音有著密切的關聯，例如「蓋頭
這種東西是用來蓋頭的」，名詞「蓋頭」在北京話中是前重的輕聲詞，而
作為動賓組的「蓋頭」是後重式。但目前我們還不清楚北京話中詞義和詞
性與詞彙的關係到底如何。因此對於「暴露、建議、樂意」三個詞的重音
格式只能暫時存疑。需要指出的是，從這三個詞出現的語境看，它們都出
現在停頓邊界或者准停段邊界（准停頓邊界指出現在句末語氣詞或者助詞
的前頭，例如「暴露了」），而停頓邊界給音節的加重創造了條件。王韞
佳等 (2003) 發現，後重式在停頓邊界前的出現頻率比在非停頓邊界前的出
現頻率高。因此，這裡的四個詞出現變調也可能是後音節在停頓邊界前的
加重導致的，也就是說仍然是由後重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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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和平臺詞中這 116 個變調詞項大部分都沒有前重式，極少
數重音格式存疑的也都是在可以後重的韻律條件下出現的。

3.2.3	 述補式的重音格式
述補結構中的補語如果是趨向動詞，該動詞要輕讀；部分充當結果補語
的單音節動詞也可以輕讀，例如「到、掉、見、開、死、著 (zháo)、住、
成」（林燾 1957），但是否輕讀區別意義。但宋丹丹的臺詞中有一個趨向
動詞做補語的雙音節字組產生了變調，這就是「放過」。這個字組在和平
的語料中出現 2 次，一次變調（「反正我今天我是絕不放過了我」），另
一次沒變調而且「過」字輕讀（「對這種男人就不能放過」）。第一個「
放過」和第二個「放過」意思不同，分別是「不能錯過」和「不能饒恕」
，因此宋丹丹或許是用不同的重音格式來表達這個結構的兩種不同意思。
宋丹丹的臺詞中還出現了「到」做補語的動結式結構也發生變調的情況，
即「帶到」這個詞（「您有什麼話兒我保證給您帶到了」），此句中的「
帶到」前字發生變調，並且是後重。這裡的語義焦點在「到」，強調把傳
話結果的成功，而焦點在語音上的表達方式就是重讀。

4.	 討論

4.1	 變調和後重的因果關係

我們通過第 2 節和第 3 節的工作證明了變調與後重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
也就是說已經回答了引言中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但隨之也產生了另一個
問題：是後重導致了變調，還是變調導致了後重？而要論證這個問題，首
先就必須回答北京話中是否存在雙音節字組（音步）的前重和後重區別的
問題，也就是說，北京話中是否存在聲調和詞重音兩種並行的節律格式。

北京話／普通話雙音節詞是否存在詞彙重音的問題在學界一致有爭議
（厲為民 1981；殷作炎 1982；王志潔、馮勝利 2006；王韞佳、初敏 2008
）。一些學者經過自己審音判斷認為語感上存在兩個類別的詞重音，即「
重中」和「中重」（厲為民 1981；殷作炎 1982）。林茂燦、顏景助及孫
國華 (1984) 認為兩字組的單唸形式為「中重」。曹劍芬 (1995, 2007) 認為
「重中」和「中重」的差別是由詞在句中的位置導致的，它們之間沒有絕
對的區別性對立。端木三 (1999) 認為既然漢語存在音步，那麼也應該有重
音，並且重音在前音節。王志潔、馮勝利 (2006) 將兩字組放在句子焦點上
進行重音判斷，他們認為普通話中有「前重」和「後重」的差別。王韞佳
等 (2003, 2006, 2008) 認為，儘管語流中兩字組的重音格式受到韻律邊界的
作用，但普通話中還是存在前重和後重不同格式的重音模式。賈媛 (2011) 
認為普通話中同音異構的合成詞不存在前重和後重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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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語言常常缺乏詞重音，比如 Igbo 語，但也存在一些既有詞重音又
有聲調的語言，比如 Bantu 語 (Hyman 1978; Hayes 2009: 292)。一些漢語方
言也存在詞彙重音，而不同的重音格式會產生不同的變調格式。江西萍鄉
方言（魏鋼強 1998: 8）、江西南昌縣（蔣巷）方言（蔣平、謝留文 2001）
、廣西荔浦方言（蔣平 2005）、重慶方言（葉軍 1999；卿瑋 2014）等都
存在重音格式影響變調的情況。例如，萍鄉方言裡重音位置主要由語法結
構決定，重讀音節一律讀原調，輕讀音節一律讀成變調，且調值較短（魏
鋼強 1998: 8）；南昌縣方言有「重中」和「重輕」兩種重音模式，重音音
節除上聲外都保持原調，重中模式中的後字不變調，而重輕模式中的後字
變為短調（蔣平、謝留文 2001）。

在北京／普通話中，得到公認的前重式雙音節詞是輕音詞，例如「桌
子」、「我們」，這類詞的詞綴本身就是無調音節，因此在詞典標音中這
類詞一律被標注為輕音詞。但如前文所述，在母語為北京話的學者所制定
的「輕聲詞表」中，前重式雙音節詞的數量要大於詞典注音的數量。我們
認為，作為聲調語言的北京方言，其詞彙重音不一定凸顯，但母語者的語
感依然值得信賴，例如，「技術—計數」、「藝術—異數」、「力氣—利
器」、「目的—墓地」這 4 個詞對中，前面的詞都出現在本文所使用的輕
聲詞表中，後面的詞在輕聲詞表中均未出現，這說明這些詞在北京口語中
的差別是明顯的。我們認可王志潔和馮勝利 (2006) 把北京話的詞重音分為
前重和後重兩種、而前重又包括無調前重和帶調前重兩個小類的做法，因
為這種分類可以較好地解釋上面提到的口語中通常前重但詞典標音卻是非
輕音的情況。從聲學特徵上來說，帶調前重式和無調前重式在語音表達上
難以嚴格區分。

如果認為北京話的雙音節詞存在前重和後重兩類，那麼兩個去聲
相連在不同的重音格式中會有兩種變調形式。後重的可能變調格式為 
[51]+[51]→[35]+[51]。前重式的變調形式為 [51]+[51]→[51]+[21]，這種變
調格式一般認為是輕聲的音高，但如前文所述，前重式的很多詞在詞典標
音和語音教學中並不會被界定為輕聲詞，例如「目的、會計、藝術」等，
而「前重」本身也意味著後音節在一定程度上的輕化，因此把這種變化看
成變調也未嘗不可。在兩種變調格式中，較重的音節都保留了本調，較輕
的音節發生變調，可以說兩種變調格式都是重音音節的聲調對非重音音節
聲調影響的結果。Hyman (1978) 在非洲聲調語言中觀察到，重音是導致聲
調發生變化的因素之一，而重音音節的本調往往會被保留，他因此提出了
變調中的重音保留本調原則（Principle of Accentual Preservation，下文簡稱 
PAP）。顯然，北京話的連去變調也體現了這個原則。

後重是前去變調的條件而非結果的證據是多方面的。首先，北京話中
的後重（包括等重）式雙音節詞占了雙音節詞的大多數（王志潔、馮勝
利 2006），而產生連去變調的詞僅僅是少數，而且連去變調並不是非發生
不可的，可以看成是一種自由的社會變體。第二，如上文所論證的，可發
生變調的兩字組在詞義詞性不變的條件下即便不變調，絕大多數也不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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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成「重輕」式，也就是說是否變調並不決定重音格式。第三，在被普遍
認為是「中輕重」模式的三音節字組中，如果是三個去聲相連，只有中間
的去聲會產生變調。例如，在「二四六（意思為：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
六。這個變調得到了 MP1 的認可）」中，只有第二個音節「四」的聲調變
為上升調，這不同於句法結構類似的上聲連續三字組的變調規律。比如在
連上三字組「五五五」中，第一、二個音節的聲調都從降升調變成升調。
在連去三字組中，第一個去聲沒有發生變調，因為它後面的去聲音節由於
處於三字組的中間位置而難以獲得詞彙重音。第一音節不變、第二音節變
調的現象恰好證明了連去變調的前提是後一個去聲音節必須是重讀音節。
孫德金 (1989) 語料中連去三字組的變調也只出現在第二音節上。第四，變
調還發生在四字格詞語的倒數第二個音節上，而這些詞語都是最末的音節
最重，例如「（自暴）自棄、（阿拉）木汗」等。第五，從附錄表格中可
以看到，發生變調的兩字組有些是詞組，例如「這套、那事、最貴」，如
前文所述，這些詞組都處於焦點域中，而焦點重音也都在第二個音節上，
也就是說由於後面的成分重導致了前面的成分產生變調。

這裡還有一個與詞重音相關的問題——發生變調的詞是否是因為處於
句末而導致後一個音節在聽感上的加重。如果被觀察詞處於停頓之前，會
導致詞末音節的加重，句子末尾的音節同樣如此（端木三 1999；王志潔、
馮勝利 2006）。岑麒祥 (2013: 221–222) 認為如果句末是輕聲的語氣詞，那
麼被拖長的是該語氣詞的前一音節。如果只看被觀察詞是否為句中最後一
個詞，那麼本文的 192 個變調樣本中有 68 個處於明顯停頓前， 124 個樣本
處於非停頓處；如果從 124 個樣本中按照岑的方法排除產生末音節延長的
雙音節詞，就有 59 個樣本處於非停頓處。不管對停頓邊界的界定如何，
仍有相當多的變調樣本處於非停頓處前，可見變調詞的重音格式並不是全
是由停頓前位置所導致的。

4.2	 降調變為升調的成因

如引言所述，降調相連前降變為升調似乎是漢語方言中一種很普遍的變
調現象，與之相類似的還有兩個升調相連產生的變調，漢語方言學界把
這種現象叫做異化。我們在引言中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連去變調如果
是異化作用的結果，那麼「異化」本身又是什麼原因觸發的？我們已提
到，Hyman (1978) 的 PUD 可以很好地解釋包括北京話連去變調在內的
兩個降調相連前降變升的現象，這裡對此稍加闡釋。在北京話中，兩個
去聲，即兩個高降調的相連是二字組連調格式中音高變化最為複雜的類
型——從調域的最高端下降至最低，然後再回到最高端，再降到最低點，
也就是音高向上和向下運動的次數和幅值都達到了最大，這顯然違背了 
PUD，聲調的表達形式因此就有了較強的簡化驅動力。從發音生理的角度
說，簡化的目的當然為了發音省力，人類語言的發音實際上就是在發音省
力和發音清晰之間求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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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證明了發生前去變調的詞基本是後重式，由於後音節在節
律上較重，在 PAP 的作用下，它具有保留本調的優先權，因此聲調表
層形式的簡化就只能發生於前音節。實際上 Hyman (1978) 提出了一個
與 PAP 相關的規則 PAA ，即非重音音節的聲調會被重音音節同化。在 
PAA 的影響下，前音節聲調的終點音高被後音節起點音高拉升，這種變
形如果是輕度的，就會造成去聲保留原來的調型，但終點音高上升，即 
[51]+[51]→[53]+[51]。由於前去的基本調型沒有改變，因此這種同化現象
不一定非看成變調不可，實際上這種變化在聽感中往往也難以察覺。去聲
在另一個去聲前終點音高的抬升在很多聲學研究中得到了證實，例如 Shen 
(1990)，林茂燦、顏景助 (1992)，王韞佳 (1993) 。這種同化作用進一步向
前走，就會導致前去的終點音高上升到跟起點一樣的高度，即變成平調。
一旦調型發生變化，就應該看成變調而不是同化作用了。林燾 (1985) 和孫
德金 (1989) 都觀察到了連去兩字組中前去變成平調的情況。從發音省力的
角度看，調域中部的音高是一種生理上的預設值（朱曉農 2004）。如果在
平調的基礎上將省力原則進一步運用，前去就變成了調值與陽平相似的中
升調，這樣的變化意味著前面音節的音高變化只不過是為詞重音所在音節
的高降調做預備。綜上，前去的變化軌跡為 [51]→[53]→[55]→[35]，在這
個軌跡中，[55] 之前的變化都是逆向同化作用的結果，從 [55] 到 [35] 是純
粹的發音省力的結果。因此，從表面看前去由降調變為升調是異化現象，
但從變化過程看主要是逆向同化導致的。漢語其他方言中高降調連讀變調
的動因也可能與北京話相似，當然這個問題要需要進一步觀察這些方言中
產生變調的詞重音的格式。

前去變為升調的驅動力來自發音省力也許還可以從北京口語中「一、
七、八、不」的變調規律中得到佐證。這幾個高頻數詞在老北京話中有一
個共同的變調形式，即在去聲之前變為升調（羅常培、王均 1957: 132–133
；Chao 1968: 44–45 等）。「一、七、八」都是陰平調，似乎與這裡討論的
連去變調無關。但這幾個詞的聲調在中古都是入聲，入聲在北京話中存在
較多的讀音分歧，林燾 (1992) 認為這是因為入聲音節較短，聲調的辨識度
較差，因此在從入聲向舒聲演變的過程中就出現了分歧。我們可以設想，
在聲調辨識度本來就不夠好的基礎上疊加上發音省力的目的，這四個口語
中的高頻詞與去聲音節的結合就很容易產生發音上最為經濟的 [35]+[51] 的
連調模式。當然，這幾個數詞的變調格式從共時層面看並未受到詞彙重音
的影響，無論是前重式的「一個」還是後重式的「不對」都會發生前音節
變調，但從歷時的角度看，這幾個詞在去聲前的特殊變調格式也許與發音
省力不無關聯。

如引言所述，降調相連前降變為升調是漢語方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種連
讀變調格式，且升調的調值多為 [35]。上面我們對北京話的前去從 [51] 變
為 [35] 的過程給予了解釋，但我們又面臨著另外一個問題：從標記性的角
度看，在升調、降調和平調中，升調的標記性最強而平調的標記性最弱，
降調的連讀變調為何產生了標記性更強的形式？對這個問題，我們給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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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是，北京話連去變調的前去可能經歷了 [51]→[55]→[33] 的過程。既
然調域中的中部是音高的生理預設值，那麼對於絕大多數漢語方言來說，
中平調就是一個標記性最弱的平調，因此前降調可能會從高平調變成中平
調。在後音節較重或與前後音節等重的情形下，前音節在長度上不佔優
勢，這個時候在聽感上容易產生一種聽錯覺，即把後音節的起點音高聽為
前音節的終點音高，也就是把 [33] 聽為 [35]，這種聽錯覺擴散到發音中之
後，去聲就由 [33] 轉變為 [35]。林燾和王士元 (1985) 關於聲調聽錯覺的實
驗證明了這種現象的存在：一個長度較短的平調在一個起點比它高的聲調
前被聽為升調，他們同時也認為這種聽錯覺可能是連讀變調和歷史音變的
動因之一。

在回答了後重式連去雙音節詞（或音步）為何發生前去變為升調的問
題後，我們在引言中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是，前重式連去字組中後字變為
低降調的格式（例如「目的、藝術」等）是否也與詞彙重音相關？回答當
然是肯定的。前重式雙音節詞（或音步），例如「目的、技術」等在發音
中也體現了 PAP 、PAA 和 PUD，在前去終點音高的同化作用下，後去的
起點降低，變成一個低降調。由於低調在聽感中突顯度較弱，這種變化的
結果發展到極致就會使得後音節最終變成輕音音節。

王志潔、馮勝利 (2006) 指出，作為聲調語言的北京話雖然存在詞彙重
音，但其詞彙重音的凸顯程度不如重音語言，因此他們採用將觀察詞放置
於自然焦點的位置來考察詞的重音形式。我們認為，北京話的去去變調也
可以成為北京話中存在前重和後重區別的佐證，儘管前去變為升調的變調
格式在年輕人的口語中已經式微。就在本文即將殺青之時，本文作者之一
在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北大街的路邊聽到兩位帶北京郊區口音的中年計程
車司機的對話，其中一位說「上地那兒……」，地名「上地」在北京話中
為後重式，而這位說話的司機唸的是剛好是 [35]+[51] 的調子。

5.	 結論

本文對北京連去變調的問題進行了個案調查，通過若干聽辨實驗、語料分
析以及與漢語方言中降調連調變調的對比，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1) 去兩
字組中前去變為升調的字組都是後重式，且重音格式決定了前去是否具有
變調的可能；(2) 去變為升調的變化軌跡為全降→半降→平調→升調，因此
降調變成升調實際上而是發音省力導致的同化作用觸發的；(3) 分連去兩字
組後字變為低降調也是重音保留本調原則下重音音節的聲調同化非重音音
節聲調的結果；(4) 個去聲相連所產生的兩種不同聲調變化形式可以成為北
京話的雙音節詞存在前重和後重區別的證據：口語中後字變為低降調的雙
音節詞是前重式的，而前字可以變為升調的詞則是後重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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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發生連去變調的兩字組

發生過連去變調的兩字組，共計 154 個，按音序排列。被 MP1 認可的為 116 個，用黑
色字體表示；被排除的為 38 個，用灰色字體表示。

編號 發生過連去變調的兩字組

001–010 案件 辦事 半夜 報到 報告+ 暴露 報社 測驗 蹭飯 大病

011–020 大帝+ 大會 大勁 大廈 大壽 大義+ 帶大 帶到 第二 地覆+

021–030 地窖 地震 電費6 電話 電扇 電視 動亂 對半 對面+ 隊日

031–040 對象 飯店 放過 費話 夠大 夠亂 顧問 掛號 怪怪 怪累

041–050 過分 過去+ 害怕 後代 護照 壞蛋 壞事+ 換樣 彙報 記錄+

051–060 見面 見笑 建議+ 進步+ 進膳 就算 聚會+ 曠課 樂意+ 戀愛+

061–070 亮翅+ 六律+ 露面 錄像+ 亂套 落後+ 木汗+ 納悶 那事 那樣

071–080 鬧大 弄錯 胖瘦 配料+ 破案 去世 肉餡 上帝 上吊 上課

081–090 剩飯 世界 受罪 睡覺 四化 宿舍 算帳 萬幸 問地+ 霧罩+

091–100 現在 厭舊 要定+ 再見 再厲+ 在內 再吐+ 在外 在座 戰線

101–110 照辦 這事 這套 這樣 正路 注意 字畫 自棄+ 自願 最大

111–120 最貴 作案 作對 做飯 作業+ 作證 暗事* 霸佔* 抱歉* 被動*

121–130 畢業* 測字* 錯過* 待斃*+ 代號* 帶壞* 地厚*+ 第四* 鍛煉* 犯擰*

131–140 化驗* 鑒定*+ 教育*+ 介紹* 看病* 擴散* 密切*+ 熱線* 任命* 任怨*+

141–150 弱智* 事蹟* 受累 順便* 順路*+ 外教* 慰問* 要飯* 再度* 贊助*

151–154 戰略* 照例* 政治* 置氣*

表中某些兩字組存在多個詞性或詞義，或者是四音節詞中的一個音步（表中加「+」號的字組），

它們在變調語料中的詞性、詞義或語境如下（詞性依據《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005. 名
詞義；011.（玉皇）大帝；016.（大仁）大義；020.（天翻）地覆；029. 名詞義；042. 名詞義；047. 
名詞義；050. 名詞義；053. 動詞義；054. 動詞義；057. 動詞義；059. 動詞義；060. 名詞義；061.
（白鶴）亮翅；062.（缺五音，少）六律；064. 名詞義；066. 動詞義；067.（阿拉）木汗；074. 名

6.  表中第 23 號「電費」，它所在的語句為：「水電費三十二塊一」。聽音人 FP2 認
為是「水／電費」，但我們認為一般情況下應切分為「水電／費」。劇中宋丹丹說「
水電費」時語速很慢，很像每個字單唸，因此可能造成 FP2 把「電費」當作一個音步
了。另外，第 36 號「夠亂」所在語句為「你還嫌這家不夠亂呐？」，我們認為音步切
分為「不夠／亂」，雖然這個句中「不」發音很輕且弱。不過，為了保持客觀性，我
們尊重 FP2 的判斷，保留「電費」和「夠亂」作為變調樣本。這兩個樣本分別只出現 1 
次， 3.1 節中重音判斷的結果也都是後重，對本文的研究結果不會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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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義；089.（指天）問地；090.（雲山）霧罩；093.（這孩子我）要定（了）；095.（再接）再

厲；097.（喝完了）再吐（了）；108.（自暴）自棄；115. 名詞義；124.（坐以）待斃；127.（天

高）地厚；132. 動詞義；133. 動詞義；137. 形容詞義；140.（任勞）任怨；145. 副詞義。

Cause of Tone 4 sandhi in Beijing Mandari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exical stress

Abstract

In the social dialect of Beijing Mandarin, Tone 4 (T4), a falling tone, can turn into a rising tone 
when preceding another T4. Researchers have not been a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cause 
of the tone sandhi ru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eding-T4 sandhi 
and lexical stres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 speech case study and text analysis. First of all, two 
perceptual experiments and an acoustic measurement were conducted to verify stress patterns 
in disyllabic sample words where the preceding-T4 sandhi can occur. Results showed that in 
almost all of these samples, listeners confirmed they had final stress. Next, the chosen sample 
words were cross-checked with lists of neutral-tone words, which further proved they cannot 
have initial stress in spoken Beijing Mandarin. The causes of two patterns of T4 sandhi, namely, 
the preceding T4 changing to a rising tone and the following T4 changing to a low falling tone, 
and the effect of lexical stress on the sandhi patterns were analyzed. We argue that both T4 san-
dhi patterns are the results of assimilation between adjacent tones under the effects of Principle 
of Accentual Preservation, Principle of Accentual Attraction, and Principle of Up and Down, 
and that the effects of progressive and regressive assimilation in T4-sequences imply that two 
stress patterns—initial and final-stress patterns—exist in Beijing Mandarin.

Keywords: Beijing Mandarin, lexical stress, Tone 4, tone san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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